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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有幸能够通过外事处和院系的选拔，有机会赴台湾大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换。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交流项目负责人经验都很丰
富，认真热情，各项通知都很到位，也组织了活泼生动的文化体验活动，这些工作是使得我们的交换生活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前
提。藉由这次交换机会，我在台北生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，结识了一些优秀的教师和同学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和一些思考，希望在
此对比较常思考的几个小问题进行简单的记录。			一．				学习在台大	我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，之所以选择去台湾大学交换，最主
要的原因是在于台湾大学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中的领先地位。首先，出于历史原因，台湾保存了大量大陆不见的史料，例如“中央研究院
历史语言研究所”和台北故宫就有很多明清时代的独特史料。其次，台湾学者的学风非常细致谨慎，所做的很多考证和实证研究都有值
得借鉴的地方。	应该说，出于同根同祖的文化，台大和课程设置不管从时间安排还是内容上，和复旦的相差并不多。比较明显的一点
是，他们的课堂氛围更加轻松，讨论也更加活跃一些。不过，台湾人似乎非常注重趣味性，在各种对话场合都会主动插入一些比较幽默
的内容或者笑话来活跃气氛，似乎如果对话中缺少互动或者笑声，就意味着这场对话的失败。所以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，注重课程的趣
味性也就成了一个必选项。这当然大大提高了课程的生动性，让老师和同学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。一开始，我也为这种轻松
幽默的授课方式所吸引，但是几次课后，我发现，某种程度上而言，这种生动性是以牺牲授课效率为代价的，让一些课程和学生报告看
起来趣味有余而学术严肃度不足。当然，不同的授课风格都有利有弊，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，但是，如果能够多和外界交流和比较，吸
收他人课堂上的精华，想必对课程效率的提高，还是会大有裨益的。	不过，非常遗憾的是，台湾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并不多，
加上我之前在复旦已经选修过一部分，所以最终只成功选修了一门课程，但去旁听了两门本科生的课程。我选修的《新五代史导读》由
来自美国的D教授主讲，他是《新五代史》英文版的译者，翻译非常精到，广受好评。应该说，用英文讲授非常传统的古代史内容是一
件非常新鲜的事情，这个过程中，能够反映出来很多我们以前会忽略的内容。而这些内容，恰恰是解读某个历史小事件的关键信息。教
授备课认真，每次会提前一周准时给我们发送阅读材料，确保有一定的阅读时间。同时，这门课程是小班教学，选课同学一共5位。每
次我们都会围坐在一起，针对教授提出的某个小问题进行思考，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。这和大家花费很多时间提前准备的那种报
告形式的讨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，会展示更加真实的自己，也鼓励了我们去放松地思考和提问。	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方震华老师开设
的《辽宋金元史》。方老师是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，著作等身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与复旦课程注重学术史和问
题意识的授课态度不同，方老师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。因此，这门课程一半的时候都是方老师在带领同学阅读一手史料，这
样的过程既是对同学的锻炼，也生动地展示了资深历史学者是如何阅读和解读史料的。虽然学生阅读史料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啼笑皆非的
问题，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学术训练的完整过程。所谓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，这种偏向方法论的教学方式让我受益匪
浅。	总而言之，台大的授课方式和复旦大同小异，多了一些讨论和互动的过程，使我的课堂参与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。			二．				生活
在台北	课堂之外，我对于台北的城市生活也进行了一些观察。不得不说，台北的城市规模虽然并称不上巨大，城市的建筑在连绵的阴雨
之下显得不够光鲜亮丽，但是基础设施非常完备，就像是一部外观老式但是保养良好的电梯。其中，格外触动我的是台北对残障人士的
友善性。在台大的时候，一次社团课后，我刚好走在一位认识的男生后面，发现他的右脚好像有点不方便。当时刚好有几位同学因为使
用热水时的疏忽或者运动不慎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烫伤和损伤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并未多想，就直接指着这位同学的右脚问：“XX，你
的脚怎么了？是被烫伤了吗？还是扭伤了？”这个同学略为尴尬地一顿，向我解释道：“我这个……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……”我听到
后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像是被定在了原地。尔后，文科生少数储存的生物知识开始在脑中回潮，我倏然联想到一个词：内翻足。反应过
来时，我立即忙不迭地为自己的愚蠢道歉和解释，他笑笑说，“没事的，不用不好意思”，就接受了。这件事情虽然因为他的大度而这样
过去了，但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愚蠢的举动。除了反思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言辞缺陷这个主要原因外，我渐渐也开始
意识到，这种行为可能和大环境也是有一定联系的。尽管现在已经是在复旦读书的第六个年头了，我在校园中所见到的残障人士仍然屈
指可数。少数见到的几个，都并非复旦的学生，背后的故事也都让人感到心酸。不仅如此，我在大陆的其他高校参观或者交换的时候，
也从未见过身障人士。所以当身处大学这个场域的时候，我在潜意识中就已经排除了校园中存在身障人士的可能性。	这一系列事情联系
起来，开始让我思考大陆引以为傲的优秀高校对身障人士的包容度。是否身障人士本身就很难进入优秀高校的招生环节中？他们的智力
和勤奋程度并不亚于我们，到底因为何种因素无缘进入优秀的大学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涉及到了整个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态度
及资源分配，在此先按下不表。而仅仅从两校的无障碍通道设置上，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。这件事情过后，我在台大的校园里进行了
细致的观察，发现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完备且便利的无障碍通道，宿舍组也会为残障人士提供悉心的照料，例如，将离残障人士卫生间最
近的房间设置成他们的宿舍，并且将原有的门槛拆除，方便轮椅进出等。当我将视野放宽至台北市的时候，仍然发现了这种友善的设
置。我曾经在一所小学当志愿者，这所小学的建设年代非早，走廊比较狭小，每级楼梯也比较高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们仍然在有限的条件
下进行了改造，在某一个只有一米的多宽的走廊入口，分出了一半多的空间设置了无障碍通道，剩下的空间大概只能通过一个成人。这
当然会给学校的日常生活带来些许不便，尤其是以喜欢奔跑打闹的小学生为主的学生，但是我仍然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。	刚到台北的时
候，常常会观察到台北的残障人士好像比例很高。但是现在想来，应该不是台北的残障人士比较高，而是因为基础设施对他们较为友
善，使得他们具备了独立在外活动的可能性，而反观之，我们因为对特殊人群需求的忽视，使得他们只能长时间蜗居家中或者在家人的
陪伴下才能出行。同时，在幼儿园和小学设置便利的身障人士通道，也是社会主动将身障小朋友纳入社会化过程的有力措施，从小就把
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，不避讳自己的身体，才能未来更好地融入社会。	所幸，这个问题之前也已经被其他同学关注到。《复旦青年》
就曾经对复旦大学的残障人士友好设施进行了调查，并反映给了有关部门。这一点已经在不少教学楼的修缮过程中得到了体现。	此外，
台湾大学也更加注重学生的社会服务，他们以一种计算学分的制度化的方式，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社会服务。同时，积
极联系周围的公立学校或者其他公益组织，使学生可以非常方便地参与到社会中来。在台期间，我参加了两个项目，分别是陪伴一名四
年级的小学生阅读课外中文书籍以及在幼儿园的中班担任志愿者。孩子们非常可爱，尤其是在幼儿园，他们经常缠着我一起做游戏，小
女生会向我展示自己今天又做了什么可爱的饰品，小男生则会跟我展示自己可以跑的很快，吃饭很快，力气也很大。最后一次去做志工
的时候，我跟小朋友们道别，他们听了惊诧不已，问我要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笑着说，“我要去一个坐飞机才能到的城市，叫做
上海，可能要很久才能再来台北，但是欢迎你们长大了之后来上海玩！”可是，当他们一起说出，“如云老师再见，我会想你的”的时
候，又忍不住泪盈于睫。复旦的老校门背面有一块牌匾，上面书写着“敬业乐群”四个大字，每每看到，都让我感动不已。我认为，“乐
群”应该并不仅仅指和师生形成良好的互动，更应该是鼓励我们走出象牙塔，去和社会互动，去和时代互动。当下的社会运行依旧存在
着一些不完美之处，很多复旦的学生也组织了公益社团去帮助弱势群体，例如，义务辅导外来务工人员子弟、为空巢老人提供陪伴等
等。在上海乃至全国，仍然有很多缝隙需要公益力量去填补。而大学生作为年轻有活力的群体，也正好可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，增加对
社会的了解。因此，如果复旦可以借鉴其他高校，以鼓励学生的社会参与为目的，设计更好的制度，并且与公益组织建立良好长期的合
作关系，应该也可以成为完善社会运行的润滑剂。					上海近些年的发展举世瞩目，摩天大厦迅速拔起，经济水平也在快速提升。我们
像是正在充满干劲地建设一座美丽的房子，不过，当这座房子粗具雏形之后，也可以借鉴一下其他发展较早的城市，进行更为精致的装
修，使得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友好和便利。			三．				思考在两岸	我想，任何选择去台湾交换的同学，都
绕不开对于两岸关系的关注，或者说，在台湾的生活中，这个问题是一定会不断回旋在脑海中的。当然，必须强调的是，大多数台湾人
都非常友善，尤其是我遇到的台大同学，他们关心我爱护我，主动和我交流，为我提供很多帮助，让我在异乡漂泊的时候可以多一些情
感寄托。但是，对于交换生而言，从被听出“大陆腔”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贴上了“陆生”的标签。此后的很多行为都是代表着大陆人。所
以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情况和误解。“大陆有麦当劳吗？”“请问你们现在这么发达，会觉得台湾很穷酸吗？”“大陆可以看XXX
综艺节目吗？”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让人哭笑不得，虽然没有遇到过“茶叶蛋”的问题，但也着实发现了一些思维差异。	最让我印象深刻
的是，我发现许多台湾青年对于大陆的了解是有限的，他们不太会主动了解对岸的文化和社会生活。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，网上突然爆
出的一则娱乐新闻，是女子团体SNH48的某位成员表演一首英文歌的时候出现了走音。这则新闻在微博上一闪而逝，并未引起持续性
的关注，但是却在台大同学中引起了轰动，“原来大陆明星都是这样的吗？这样的水准就可以在大陆出道当歌星了吗？”作为大陆人，我



听了觉得很难受。其他类似的事情也有，当地的电视台经常会报道一些大陆发生的比较负面的情况，例如大型交通事故或者一些学术丑
闻等等，而同学们似乎习惯了被动接收这些新闻，对于大陆的印象偏差也由此产生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机制，去传达一
些大陆的正面能量，或者能够让台湾同学比较方便地来大陆，见证一个真实的对岸社会。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两岸关系并不仅仅是
远离民众的政治和经济谈判，也需要有更多让两岸青年进行社会和文化接触的窗口。	回想起在台北生活的四个月，念念不忘的不仅仅有
夜市里琳琅满目的美食，海岸边清新柔美的风景，还有台湾友善的人，台湾友好的社会。这些细节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，激励我不
断地去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拥抱台湾同胞。		


